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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昆剧戏衣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束霞平　张蓓蓓　　

摘　要：苏州昆剧戏衣同昆剧一样，在中国戏剧服饰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苏州

昆剧戏衣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由于处在苏州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苏州昆剧戏衣在走向

成熟的同时，也逐步显现出了它的艺术特色，并表现出它特有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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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剧作为“百戏之祖”，有着承前启后的

历史地位，其戏衣艺术来自生活，但与生活服

装设计又有区别。苏州昆剧戏衣以明代服装

为主体，在宋元南戏戏衣与元杂剧戏衣的继

承基础上，结合隋、唐、宋、元、明、清的历史服

装，并逐步加以艺术化，形成一套不分朝代、

不分季节，各剧通用的“戏衣”。

一、苏州昆剧戏衣的艺术特色

（一）“美如冠玉”———装饰性

所谓装饰，是一种审美形式，也就是对自

然事物进行修饰以使之美观。而装饰物具有

这种能够被美化的装饰性的特点。装饰性是

昆剧服装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而昆剧服装

的装饰性主要通过装饰工艺、纹样、色彩、样

式等手段来体现。

精湛卓越的苏州刺绣工艺赋予了苏州昆

剧服装“精致雅洁”的装饰艺术特色。特别是

苏州刺绣受当时文人的影响，带有诗情画意

的韵味。其中绘画艺术对当时苏州刺绣的影

响最为直接。这使苏州刺绣达到了更高的艺

术水平和文化内涵，再加上绣花苏针“坚而不

脆”，针身匀圆，针尖锐利的特点以及苏州花

线可染一百多种色彩，一种色彩又可分许多

色阶，而且纤维细致透明，抱合好，拉力强，能

劈丝分缕，直至一丝一线，都具“光、滑、细、

柔”的特点，使绣出的绣品平薄匀，和色无痕，

精美细致。长期的经验积累，使苏州地区的

工艺水平大大超越于其他地区。苏州刺绣工

艺一直经久不衰，尤其在明清时期，被苏州昆

剧服装运用后，昆剧艺术与苏州刺绣艺术相

互促进，相互发展，从而推进了苏州昆剧服装

艺术的发展，使苏州昆剧服装具有纹饰秀丽、

色彩文雅、针刺细密、绣而整洁的艺术特色。

（二）“长袖善舞”———表现性

昆剧服装的表现性，即主要是可舞性，就

是其服装有助于演员舞蹈。李渔在《闲情偶

寄图说》（上）之《演习部》讲道：“填词之设，专

为登场。”①昆剧服装也是如此。这里包括了

两层含义：一是就演员而言，舞台上演员的舞

蹈表演需要服装来配合，才能使表演更加完

美；二是就服装而言，服装的物质形态包括样

式、质地要与演员的舞蹈动作相适应，不但不

能约束演员做动作，而且还能够为演员表情

达意、伸展动作创造条件，从而创造出美的舞

台角色形象。

昆剧服装的表现性是昆剧对其表演的舞

蹈性要求的结果，也是昆剧服装在适应昆剧舞

①李渔著，王连海注释《闲情偶寄图说》，第９５页，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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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表演中不断发展的产物，由此而产生了许多

体现了表现性的昆剧服装，如水袖、靠等等。

水袖是昆剧服装表现性特征最重要的载

体之一。在昆剧服装中的蟒、褶子、帔、官衣

等都在袖口上缝有一段（约一尺二寸）白绸，

通常称之为“昆剧服装水袖”。昆剧演员从
“服装可以舞出情感”角度出发，在表演中通

过运用水袖甩出各种各样的动作，以表现戏

剧人物角色的仪态、气势和思想感情，不但富

有美感，而且能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性格更

加突出。数百年来经过历代演员不断的创造

和积累，昆剧水袖动作的表演程式已经十分

丰富，为后来各戏剧表演程式之典范。如昆

剧《渔家乐·刺梁》中万家春运用这一耍袖，

表现出在高低不平的崎岖道路上急速奔逃，

“似乱蝶儿飞绕”的情景。所以通过水袖舞

动，能够表现出昆剧人物神态、性格和品质，

体现了其服装极强的表现性。

（三）“别开生面”———程式性

昆剧服装的程式性，就是演员运用昆剧

服装以装扮剧中人物的基本规则或定例，是

昆剧艺术的程式性在服装穿戴上的具体表

现，即演员或脚色扮演舞台角色时所遵循的

穿戴规则。其服装穿戴程式的形成是演员在

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积淀、升华而成的，是艺术

家进行综合性艺术创造的重要手段。

昆剧有句行话：“宁穿破、不穿错”，这不

仅表现了演员对穿戴规制的严肃态度，同时

也体现了昆剧服装的程式性。具体体现了几

大特点：即同一类型服装通用于不同朝代、不

同地域、不同季节，即不论剧情发生在什么朝

代、什么地区、什么季节，其服装样式都不变。

这种不考虑每一部戏的具体朝代、地区和季

节等特征的通用化特征，体现了程式对于生

活对象的高度概括；同一种规格的穿戴在同

类型的人物之中是通用的，即不论其人是谁、

出现在什么戏里，只要属于该种类型，就都穿

该种服装；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的服装却不能

混淆穿错，即不同类型的人物角色在穿戴上

有种种明确的区别，这种在穿戴规制的区别

通常涉及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生活境遇、性

格品质等因素，可以通过服装（在这里主要讲

服装）的样式、色彩、纹样、质料和穿法来体

现。还有，昆剧中还有极少数人物有专用的

服装样式。如三国戏里的诸葛亮一定要穿八

卦衣；关羽穿绿袍；《双官诰·诰圆》中冯仁穿

红布官衣等等。

昆剧服装的程式性，即穿戴规制，既有其

稳定的一面，又有其变化的一面；而稳定是相

对的，发展变化则是绝对的。其稳定性主要

体现在其服装与演员之间的关系的恒定上，

以及表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同类型人物穿戴服

饰的相对稳定上。

当然，苏州昆剧服饰的程式性在稳定中

也会有一定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

经济、文化诸因素都会对它产生影响，尤以审

美观念的影响最为显著。如清孔尚任《桃花

扇·余韵》注明：“副净时服扮皂隶。”到清中

叶，其穿戴规制的基本内容相对稳定，但它的

具体表现形式及手法一直在变化。可见，形

成现在相对稳定的昆剧穿戴是古代戏曲服饰

不断发展的结果。

（四）“衣冠寓意”———象征性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服装的象征性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衣冠服饰来分等

级、辨贵贱，各种不同的服装和饰物成为一定

身份、地位的标志物，这种象征性在不同的国

家都有所体现；二是在服装的装饰物或装饰

形式上，以不同的内容表达一定的象征意义，

体现出特定的内涵。无论服饰贵贱，都有象

征性的内在意义。”①而作为源于生活的昆剧

服装，其象征性也体现在以上所提的两个方

面。

比如纹样在昆剧服装中，不仅仅是一种

装饰，它往往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从纹

样形状来看，有适合纹样和自由纹样。其中

圆形的适合纹样被大量应用于昆剧服装，一

方面是出于圆形在我国古代具有“天圆地方”

的哲学涵义，另一方面基于圆形纹样具有丰

满、端庄的特色，并被寓以为美满、吉祥的含

义。自由式纹样具有生动、活泼的特点，同时

其纹样在服装的突出、醒目的位置，其象征性

更加直观，相对圆形适合纹样来说，它更具有

强烈、鲜明的平民化色彩，以折枝花纹为多。

①许星著《中外女性服饰文化》，第１２页，中国纺织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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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喻人，是中华民族艺术的传统，昆剧服装

承袭了这种寓意、象征手法，夸张强调折枝花

对于表现人物身份、年龄、性格、品格、气质、

外形外貌等综合特征的重要作用，因而造成

了人物外部形象的鲜明、生动。例如《牡丹

亭》中柳梦梅着自由纹样中的枝子花，既与书

生秀才的平民身份、年龄、英俊面容相称，又

鲜明体现了性格的文静、品格的高洁、气质的

风流潇洒，其象征性十分鲜明。

从纹样本身来看，龙纹图案象征封建权

威和尊严，多用于皇家及大臣的服装；武将的

开氅、褶子多用虎、豹等走兽，象征其勇猛；文

生的褶子用的“四君子”即梅、兰、竹、菊，也常

同他们的性格、气质有一定联系；谋士则用太

极图、八卦来象征智慧和道术；还有其他如蝙

蝠纹、寿字纹等用来象征吉祥。

二、苏州昆剧戏衣的文化内涵

在苏州昆剧兴盛的明清时期，苏州商品

经济高度发达，城市繁荣。以苏州为中心的

江南地区不仅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全国

的文化艺术中心。苏州昆剧服装在这样的环

境中无疑也深深地打上了苏州文化的烙印，

集中体现了苏州“高雅、精致”的文化内涵。

明清时期，一大批江南文人参与推动了

当地文化艺术的发展，从而对当时苏州昆剧

艺术创作及其服装发展也起到了积极地推动

作用。

（一）追求“有意味”的形式美，体现诗情

画意

苏州昆剧服装创作中充满着诗情画意，

注重意境的表现。所谓“有意味”的形式美，

说明是昆剧在表现剧情和人物时，其蕴含的

内容是概括又是具体的，是具有个性的，当舞

蹈化的程式服装与唱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就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有意味”的美的境界。

苏州昆剧服装“有意味”的形式美对于昆剧表

演中的舞蹈艺术有着积极意义。这是由于苏

州昆剧及昆剧服装创作者多为文人画家，能

诗能文又能画。在他们的设计或参与下，苏

州昆剧及其服装得到了诗画般的高度提炼。

如明末清初时期的现实主义剧作家李玉创作

的昆剧剧本及服装能够结合昆剧舞台实际，

便于戏班的演出，“案头场上，交称便利”，同

时能够继承苏州文人的优良传统，重视昆剧

的内容意境，运用优美词藻进行创作。朱素

臣、朱佐朝等一大批江南文人投身于昆剧创

作，有的文人还亲自设计舞台美术，使昆剧具

有很高的文学性，透着“高雅”的气韵，增添了

深厚的文化内涵。如《牡丹亭·寻梦》里，杜

丽娘因剧情和人物感情的表演需要着“粉红

绣花帔、衬皎月花褶子”，一人载歌载舞，要表

现出其梦中和梦醒后的情感过程。还有《疗

妒羹·题曲》中乔小青着“天蓝绣花帔，衬皎

月花褶子”，手持卷书《牡丹亭》，表现了她哀

情婉转，难以成眠。可见当时许多苏州文人

运用中国画原理，通过昆剧服装这一外在形

式来达到“以形传神”，重在“传神”，为更好地

表现昆剧人物的角色服务。

（二）讲究淡雅含蓄的和谐美，表现文人

气质

苏州昆剧大多为当时文人士大夫所追

求，他们精通中国书画的原理，追求野趣，隐

逸情调，讲求淡雅，情景交融。在对其服装要

求上，讲求艺术哲学中的“内外结合”，最终达

到服装与剧情的完美结合。昆剧词曲格调高

雅，流丽悠远，这就要求其服装与之呼应，融

入情景中，体现出高雅的艺术风格，才能传达

其人物的情感。如《牡丹亭·写真》里，着“粉

红对襟如意绣花帔”的杜丽娘，自知不起，在

中秋前夕，手持画笔，目视镜面，待提笔留下

春容。杜丽娘着装不仅与《写真》这一折剧情

吻合，与场景吻合，也与其人物性格相配，达

到了“内外结合，天人合一”的境界。同时在

其如意绣花帔上，以梅、兰、竹、菊等为装饰

物，这都体现了当时文人雅士的审美趣味。


